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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一词，正在商业航天领域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中得到生动诠释。
在文昌国际航天城，年产1000颗卫星的“超级工厂”即将投产运营，这个亚洲规模最大的卫星制造基地，已有2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签约落户，“卫星出厂即发射”的高效衔接即将成为现实；我国可重复使用火箭头号“种子选手”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入轨，验证了全过程方案的合理性，为后续子级可靠回收可重复使用奠定重要基础……
我国商业航天产业已完成“从0到1”的验证，正迈向“从1到N”的规模化爆发前夜。恰逢关键节点，国家航天局近日宣布设立商业航天司，印发《国家航天局推进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将商业航天纳入国家航天发展总体布局，加快形成航天新质生产力。
航天新质生产力具备哪些核心特征？它如何驱动航天产业整体效能跃升？记者通过走访调研，探寻其中的发展密码与实践路径。
从“定制”到“批产”，研发制造的效率革命
卫星能“按斤卖”、实现流水线生产……近日调研时，许多卫星研制企业都向《中国电子报》记者提到了这个概念。
近日，山东省首条柔性化智能卫星产线正式投产，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条产线的卫星制造成本已降至每公斤10万元-20万元，最快三个月就能完成组装。“这意味着卫星正从昂贵的定制产品转变为可批量生产的工业品。”该负责人说。
在商业航天企业赛德雷特的脉动式智能制造产线，同样以“流水线”模式批量生产小卫星，产线具备年产超过150颗小卫星的能力，单星生产周期缩短80%以上。“我们利用模块化设计理念，通过功能模组化、结构仓段化、设计模块化，并根据不同载荷调整平台，让卫星制造像‘拼积木’一样灵活高效。”赛德雷特副总经理刘正峰向记者透露。
这种类似“造车”的逻辑，正是对传统卫星研制模式的颠覆。以往，卫星研制多为定制化、小批量生产，不仅成本居高不下，更难以满足商业航天规模化发展的需求。“要让造卫星像造汽车一样，实现‘标准化’和‘智能化’，汽车只有上了规模才能产生利润，卫星也一样，只有规模化才能把成本降下去。”刘正峰强调。
随着“大航天时代”到来，“星多箭少、运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表示，以卫星互联网为例，当前我国火箭运力不足、发射成本偏高的问题亟待解决，民营运载火箭企业及发射服务公司需尽快取得突破。
值得欣喜的是，2025年以来，蓝箭航天、星际荣耀等多家商业航天企业，通过研发新技术、应用新材料，在火箭大运力、高频次、可重复使用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标志性突破。
今年以来，蓝箭航天的朱雀二号及其改进型连续4次成功入轨，充分验证了液氧甲烷技术路线的可靠性与商业化交付能力；朱雀三号首飞任务圆满实现入轨目标，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上迈出里程碑式一步。
作为未来面向大型星座组网的主力火箭型号，朱雀三号具备“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可重复使用”的特点。一子级重复使用次数设计不低于20次，成熟后航区回收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18吨。“首飞虽未实现一子级成功回收，但已完成新一代基于高强度不锈钢箭体和液氧甲烷动力系统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工程化验证，为实现子级回收及重复使用等奠定重要基础。”蓝箭航天董事长张昌武表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涛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制造能力。通过发挥这一优势，结合技术创新、政策支持与市场拓展，并充分释放民营企业在成本、效率和市场化方面的活力，将有力推动我国抢占国际航天市场，加速航天强国建设步伐。
从“独奏”到“合唱”，产业生态的协同升级
全球太空基础设施竞赛日趋白热化，我国卫星发射与星座部署在2025年明显提速。在这场关乎未来的竞争中，“国家队”与商业航天企业齐发力，推动产业生态从“单打独斗”走向“全链协同”。
“国家队”代表中国星网发射任务高效推进。在2025年7月27日到8月17日短短21天里，中国星网连续完成5次卫星互联网低轨卫星组网发射，动用4种不同型号火箭，刷新国内高密度组网发射纪录。中国星网牵头管理的中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GW星座”进入了高强度、常态化连续发射阶段。
商业航天企业同样动作频频。由上海市国资委投资的上海垣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千帆星座”，作为进入正式组网阶段的巨型低轨商业卫星星座，三期规划总卫星数量超1.5万颗，计划2030年前实现全系统部署，致力于实现全球网络覆盖和多元融合服务。截至目前已完成六批组网卫星发射，成功将108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高密度、低成本发射能力的形成，既需要坚实的基础设施支撑，更离不开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以我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为例，这里正以发射场为核心，构建起集火箭链、卫星链、数据链于一体的商业航天新体系，探索高效率、低成本、体系化的发展新路径。
距离发射场数公里的星箭产业园内，亚洲最大的“卫星超级工厂”主体结构已封顶，即将投产运营。该工厂采用“1+1+8”架构 ——1个超级工厂、1个试验检测中心、8个核心单机研制中心，是全国唯一可实现卫星总装与星箭合罩的生产基地，也是亚洲规模最大的卫星制造基地。
“投产后，将逐步形成‘零部件运进、星箭组合体运出’的高效流程，为‘千帆星座’等大规模星座的快速组网提供支撑。”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过600家，产业规模突破2万亿元，正从前期“试验探索”阶段跨入“生态培育”新阶段。值此关键节点，《行动计划》的出台与商业航天司的设立，为产业协同提供了政策指引与制度保障。
“商业航天司的设立，体现了国家对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重视，与“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建设航天强国”的部署相呼应，将推动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银河航天公共事务总经理徐颖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期待在新型举国体制下，加速技术融合与产业创新，凝聚各方力量培育产业集群新生态。
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看来，我国航天产业，过去各环节企业各自为战，缺乏有效沟通协作。商业航天司这一新机构能搭建交流平台，促进上下游企业合作，实现技术共享、优势互补。
从“上天”到“落地”，应用服务的价值转化
“当你使用手机导航、收看天气预报，甚至未来体验无人驾驶时，或许不曾想到，这些生活便利的背后，都离不开卫星技术的坚实支撑。”刘正峰表示。
技术的生命力在于应用落地。《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鼓励商业航天布局航天产业链相应环节，做强星箭制造，做大应用服务，拓展测控运营能力；重点支持商业航天主体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挖掘应用新场景。可以预见，2025-2027年将是商业航天从“能上天”迈向“用得好”的关键阶段。
在众多市场方向中，时空道宇以低轨卫星物联网为应用突破口，已形成独特市场优势。“吉利星座既能与地面通信网络形成互补，又能在地面信号盲区提供稳定通信服务，精准匹配海洋、工程机械、交通等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需求。”时空道宇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8月，时空道宇与曹操出行联合开展Robotaxi实车测试，吉利星座成功实现车队组网、调度指令分发与应急通信等场景应用，充分验证了低轨卫星通信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高可靠性与实际价值；吉利星座还正在浙江台州启动海洋渔船通信试点，系统可实时回传渔船位置、作业数据及环境信息，并在突发情况下提供应急通信支持，待该方案计划在台州试点成功后，逐步向全国乃至中东市场推广，助力相关地区海洋渔业提升远程监控与应急响应能力。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不断提升各行业对算力的需求，这也推动卫星功能发生深刻变革。在米磊看来，未来的卫星不仅是传输数据的管道，还是具备边缘计算能力的“智能卫星”，将拥有独立的“大脑”，能直接在轨道上处理海量数据，而非单纯依赖地面站，有望彻底改变商业航天的应用模式。
这一趋势已得到实践。今年5月，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一箭十二星的方式，将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送入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通过算力上天、在轨组网、智能协同，首次在近地轨道构建起分布式算力网络，标志着人类正式迈入“太空计算时代”，传统卫星 “天感地算”的被动模式被彻底颠覆，转向“天数天算”的主动智能新阶段。
“太空中有了计算星座之后，卫星计算资源得以快速响应，工作效率明显提升，能对应急救灾等提供重要帮助。如果每颗卫星之间都互通互联了，天上的卫星可以少很多，极大降低运行成本。”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王坚表示。
“航天+”要真正从“天边”走进“身边”，离不开完善的市场机制与商业模式。技术路线、耐心资本、清晰商业闭环，三者缺一不可。《行动计划》特别强调资本支持，明确要引导培育耐心资本。完善商业航天发展投融资体制机制，设立国家商业航天发展基金，鼓励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社会资本联合成立投资平台，引导资本坚持做长期投资、战略投资、价值投资。
展望未来，张昌武表示，中国的商业航天，不仅要实现“多飞几次”，更要以制度、市场、技术与质量的全链条升级，构建可持续、可复制、可预期的产业环境，重塑进入太空的成本曲线与供给能力，这正是一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向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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